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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纳是西泠印社为数不多的女社

员之一，她于2017年正式成为西泠印社社

员。作为福建人的她，其实自小就和篆刻

结下了不解之缘。“可能就是始于童年的

游戏。”福建是中国传统“四大印章石”之

一寿山石的产地，家里摆放的各类印石就

是周培纳和小伙伴的童年玩具：“我们小

时候会用刀刮印石的粉末，一起玩医生治

病的过家家。其实在这时候，篆刻的动作

已经产生了。”

很多年后，周培纳开始接触篆刻，并

考入浙江大学书法专业，读至硕士，印石

已经是她人生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回想

起这段童年往事，她感到犹如命运的注

定。学习篆刻之后，就萌生了一个梦想：

“这辈子如果能加入西泠印社就好了。”

两次试题，“吓”到考生

有了这个想法，周培纳便有了明确的

目标和努力的方向。

2013年，30岁出头的周培纳第一次参

加西泠印社海选，竞争之激烈令她始料未

及，她形容考试简直“像在打仗”——限定

的短短时间内，要刻完一方命题的印，要

刻边款、拓印，还要写一件命题的书法作

品，外加现场论文。习惯了书斋式的悠游

创作的周培纳，几乎是手忙脚乱地完成了

考试，结果是遗憾落选。

经历了这次考试，她对西泠印社对社

员的高标准有了具体直接的认识。更加

严格要求自己，既要精通书法篆刻，还要

对传统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朝着心目中

的这座“圣殿”不断前进。在学习创作中，

她比较喜欢写意和雄强一路的风格，在古

玺上相对用功较多，古玺不假修饰意趣横

生的风格面貌是她心之所向。

四年后，她再次进入西泠印社选拔社

员的总决赛，这次的考试题目又吓了她一

跳——刻印的内容，正是“西泠印社”这四

个字。一时间，无数大师的作品都涌上她

的心头。尽管前贤的刻印让人印象深刻，

她摒除杂念、全神贯注，以自己的风格刻

下了这四个字。

“每一个印人心中可能都怀揣着一个

理想：我有生之年一定要为自己刻一方

‘西泠印社中人’的印。我觉得我现在还

不敢刻。但在那次考试，我居然提前实现

了这个愿望。”而她也在那年成功入选，成

为了真正的西泠印社社员。这是她在人

生第三个本命年收获的最大惊喜。

做好普及工作，

让篆刻走进寻常百姓家

入社后，周培纳不仅在个人的艺术追

求上不断进步，她也发现，印社的发展还

要靠坚持守正创新。西泠印社在继承发

展金石篆刻的同时，也在弘扬优秀的中华

文化、传承深沉的家国情怀，这样的品质

影响着所有社员。

这些年，她做了很多篆刻书法的基础

普及工作，包括教材编写、课程录制等，并

且积极利用互联网开展宣传。她觉得传

统文化的传承，一方面要继续往高端、极

致的艺术创作发展；另一方面，则要扎根

到更广泛的人群当中，让小众艺术也能走

向寻常百姓家。

“比如说一个孩子，他（她）原本不太

了解篆刻，但在接触的过程中，慢慢认识

了篆刻，进而喜欢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甚至是喜欢上文字学。”周培纳希望通过

普及工作，可以在人们心中播下小小的种

子，从小印章中见到大气象，更深刻地了

解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如同儿时不

经意的游戏，在未来的岁月里生长出更丰

茂的枝叶。

媒体与艺术家的关系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紧密，媒体与艺术发展的关系也

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明显。从现状来

看，媒体之于艺术，是一种水和鱼的关

系。水至清则无鱼，这是一般的道理，所

以，当代媒体在社会的影响下，要想达到

“至清”的境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

媒体人还是不懈地为这个行业的相对清

纯而努力，为这个行业所服务的艺术事

业而不断地添薪续火。尽管我们的艺术

媒体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可是，它对艺

术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还是有目共睹。

今天，与艺术相关的媒体已是不计其

数，这是今日艺术发展的一个显著的特

点，这之中主流的与非主流的，中央的与

地方的，大陆的与台港澳的，合法的与非

法的，国营的与公私合营的或完全是私营

的，林林总总，各式各样。对于媒体的评

价，基于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结论，专

家和公众的差异属于情理之中。专家的

意见固然重要，可是，公众的看法也不容

忽视，因为发行量这一基本的衡量指标从

一个方面说明了媒体与公众的关系，也从

一个方面表明了编辑反映公众需求的努

力。不管是读者，还是作者，在这个不断

选择的社会中选择媒体的标准，基本上是

看媒体的影响力和与自己的关系。媒体

在公众中的影响力是靠一点一滴所累积

的，20 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20年中有无数的作者和读者的选择，有进

有退，而关系也是有紧有松，相信有过交

道的人或填写过征订单的人都能说出一

些不同的或相似的体会和认知。

2004 年初，我接受了《美术报》撰写

专栏的邀请，在《美术报》开设了“陈履生

观点”专栏。当时，我在《文艺报》和另一

国家级的报纸撰写专栏，而对《美术报》

了解甚少，只是知道杭州有一张《美术

报》而已，之所以应承，是因为它的大众

性以及我所感觉到的它不断上升的影响

力。以我在国家级出版社从事美术编辑

工作17年的经验，深知地方出版社的真

正实力以及在美术界的影响，所以，我不

在乎中央和地方的差异。因为远在兰州

的《读者文摘》的成功，已经说明了编辑

的专业水准与独特的眼光决定了这一事

业的成败，而读者的选择首先是看内容，

而不是看出版单位的牌子。因此，我乐

意在一个没有“中国”字头的地方报纸上

开辟一个新的阵地。不久，我与《美术

报》的领导和编辑已经磨合得可以，所

以，我又作出了另外的选择：因为我在

《文艺报》的专栏已持续多年，决定见好

就收；另一家报纸总是要限制选题和修

改稿件，这也不能说，那也不能写，使我

感到非常之不爽，三下两下就烦了，自然

收兵。这样我就固守在《美术报》这一个

阵地上。转眼就到了2011 年，在我调任

国家博物馆之后实在无力再进行这样每

周必须坚持的观察、思考与写作，终于在

2 月的第二周之后结束了这个专栏。前

后历时七年加一个半月，总共写了370余

篇，已经出版了《偏锋用笔》、《随类赋彩》

两本文集，还有一本正在编辑之中。

《美术报》从领导到编辑给与我充分

的信任，相信我在各方面的把握能力，使

我不仅享受到文责自负的喜悦，而且应

有的自尊也得到了满足。作为编辑，我

不愿意修改别人的稿件，因为我同时身

为作者，自知从思想内容到遣词造句中

的反复推敲，经历了冥思苦想和抓耳挠

腮，所以，我不喜欢别人修改我的稿件。

《美术报》编辑的编辑作风正合我意。

当代美术界这潭水深浅莫测，各种

关系错综复杂，即使是严肃的学术的问

题有时也会扯上各种莫名其妙的关系，

因此，作为一个以观察和批评美术时事

的专栏，要想绕开、躲避，几乎是不可能

的，除非不写这个专栏。因此，七年多来

的专栏文章中批评过许多人和事，也触

动过体制内的许多问题，确实是得罪了

人——尤其是得罪了体制内的某些掌握

一定权力的人，同时，也惹怒了体制外的

一些以“艺术”的名义行假恶丑的人。受

到连累的是报社的领导和编辑，如果没

有他们宽容与理解、默契与坚守，能够坚

持四年多是不可能的。毫无疑问，《美术

报》能够不避风险地去触摸时事，不仅形

成了《美术报》的特色，也在读者中树立

了它独特的公众形象。作为一个公共媒

体，如果不能反映读者的需求，不能参与

到当代美术的社会现实之中，那么，不仅

没有存在的必要，也必然会失去公众的

支持。

尊重学术是专业媒体的立根之本，《美

术报》立足于学术的现实批评是吸引读者

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它也会带来读者

对他的批评。如何包容不同的批评既体

现学术民主，又表现学术风度。我是不断

向报社领导和编辑提出批评的读者之一。

其中有一些画家自我吹嘘的标题以及一些

不合适的内容，我会在第一时间提出看法

和意见，报社的领导和编辑都能够以共同

探讨的心态来对待或接受我的批评，这也

是令我感到亲切的。当然，报社对待其他

读者的批评也是如此。读者是《美术报》

的衣食父母，《美术报》在尊重学术的同时

尊重读者，这是它成功的重要经验。

作为一位作者，能够得到一块有限

的版面，持续不断地发表自己对当下艺

术现实的看法，应该说是幸运的。尽管

自有其辛苦之处，可是一吐为快的感觉

是超于辛苦之上的。而这之中对于持久

力的考验，对于自身的不断学习，也是非

常难得的。虽然我是半路插队进来与

《美术报》同行，见证了《美术报》20年的

发展，我为《美术报》对当代中国美术的

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而高兴，也为《美术

报》所持有的宽容和进取的精神而欣

慰。以上是我选择《美术报》、并且不离

不弃的一些主要的原因。

（本文选自“陈履生美术馆”微信公

众号，为陈履生依据旧文所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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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培纳：童年的印石又回到我的手里
■本报记者 施涵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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